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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得） 通” “会 （得） 通” 首先出现的都是三音节。 “ 得通” 诞生于明刊戏文， “会得

通” 始见于清末。 两者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 分别由情态动词 “ 得” “会得” 和情态动词 “通” 组合而

成， 组合后都凝成一个整体， 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 “ 通” 和 “会通” 分别是 “ 得通” 和 “会得

通” 的省略， 都始见于日据时期。 “ 通” 和 “会通” 出现后， 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和 “ 得通” “会得

通” 的语义演变是一致的， 都是多方向进行的。 “会 （得） 通” 的语义有 ３ 个演变方向， “ （得） 通”
的语义有 ２ 个演变方向。 不过， 三音节和两音节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 这是它们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内

部相互竞争的结果。 “会 （得） 通” 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 “ （得） 通” 的语义

演变既体现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 也体现出闽南方言情态义演变的类型特征和罕见的特征。 到了现

代闽南方言， “ （得） 通” “会 （得） 通” 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

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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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助动词 “通” 在闽台闽南方言 （下称 “闽
南方言”） 的分布很广， 使用频率很高。 早在明

清闽南方言戏文里， 助动词 “通” 已经得到了

极大的发展。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它更是得到不

断的发展。 不管是在明清闽南方言戏文里， 还是

在现代闽南方言口语里， 助动词 “通” 都主要

出现于以下 ３ 种结构： （１）（ＮＰ） ＋ 通 ＋ ＶＰ； （２）
（ＮＰ）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 ＶＰ； （３） （ＮＰ１）
＋无 ／有 ＮＰ ２ ＋通 ＋ ＶＰ［１］１１２。 此外， 在明清闽南

戏文和现代闽南方言里， “通” 还可以出现于第

４ 种结构： （ＮＰ１） ＋ ＶＰ１ ＋ 通 ＋ ＶＰ２。 到了现代

闽南方言， 这一结构又发展出 “ （ＮＰ） ＋ ＶＰ １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通 ＋ ＶＰ２” 结构。

前 ３ 种结构中， 第 ２ 种结构最具特色， 其中

的肯定词 （ａｆｆｍ） 和否定词 （ｎｅｇ） 往往可以正

反对举， 形成一组组反义词。 具体有这么几对：

有 －无 （没有）、 会 － （不会）、 卜 （要） －
不， 等。 它们可以同助动词 “通” 构成 “有通”
和 “无通”，“会 （得） 通” 和 “ （得） 通”，
“卜通” 和 “不通” 等几组情态结构［１］１１２。 如果

我们放眼历史， 放眼早期的闽南方言书面语料

———明清闽南方言戏文， 就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

从早期的闽南方言戏文开始， “通” 就都可以与

上述这些肯定词和否定词组合的。 “通” 与这些

肯定词和否定词的组合， 是慢慢发展起来的。 直

到现代闽南方言， 有的才渐趋成熟， 有的还处于

发展之中。 而且 “肯定词 ＋ 通” 和 “否定词 ＋
通” 结构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２］４０。

“ （ＮＰ） ＋ ＶＰ １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通 ＋
ＶＰ２” 结构中的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和

“ （ＮＰ）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通 ＋ ＶＰ” 结构中

的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有较大的不同，
后者能正反对举的 “有通 － 无通” “会 （得）
通 － （得） 通” “卜通 － 不通” ３ 对情态结

构， 到了前者只剩下 “会 （得） 通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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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这对正反对举结构。 事实上， 前者的用法

和后者的用法相比， 有极大的不同， 具体见陈曼

君 《１５ 世纪以来闽南方言助动词 “通” 的语法

化》 ［３］２４４。 本研究旨在梳理后者中 “会 ／ ＋
（得） ＋通” 结构的语义演变路径。

“会 ／ ＋ （得） ＋通” 中的 “通” 是一个情

态助动词， 它与 “会 ／ ＋ （得）” 结合后整个结

构仍然属于情态范畴。 关于情态理论， Ｖoｎ Ｗｒｉｇｈｔ、

Ｌｙoｎｓ、 Ｐａｌｍｅｒ、 Ｂｙｂｅｅ 等人， 做了非常精彩的分

析［４ －８］。 目前针对情态的分类， 仍然存在着较大的

争议。 本研究采用 Ｐａｌｍｅｒ 等人比较通行的三分

法， 即情态可以分为动力情态、 道义情态和知识

情态 ３ 种［６］。 关于这 ３ 种情态的定义及其内部的

分类， 具体见陈曼君 《闽南语 “ （ ＮＰ） ＋ 通 ＋
ＶＰ” 中 “通” 的语义演变》 ［２］７５和朱冠明 《情态

与汉语情态动词》 及文中的表格［９］１９ （见表 １）。

表 １　 汉语情态动词分类表①

程度 知识情态
道义情态 动力情态

该允 估价 主语指向 中性（条件）

可能性 可能他 ～ 到上海了 可以你 ～ 进来

盖然性 应该他 ～ 到上海了 应该你 ～ 进来

必然性 一定 必须你 ～ 进来

Ｉ 配他不 ～ 当班长

ＩＩ 值得这本书 ～ 看

Ｉ 能他 ～ 说德语

ＩＩ 愿 意 我 ～ 一 个

人去

能从苏州一小时就

～ 到上海

必须总统 ～ 对选民

负责

　 　 本研究考察的语料既包括历史文献， 也包括

现代闽南方言。 所考察的历史文献主要是明清时

期用闽南方言写成的戏文， 具体有明嘉靖刊

《荔镜记》 （１５６６ 年）［１０］， 明万历刊 《荔枝记》
（１５８１ 年）［１１］， 清顺治刊 《荔枝记》 （１６５２ 年）［１２］，
清道光刊 《荔枝记》 （１８３１ 年） ［１３］， 清光绪刊

《荔枝记》 （１８８４ 年） ［１４］， 明万历刊的 《金花

女》 ［１５］、 《苏六娘》②［１７］， 清乾隆刊 《同窗琴书

记》 （１７８２ 年） ［１８］。 这些版本除了道光版外， 均

由台湾学者吴守礼分别于 ２００１ 年 （ ａ、 ｂ、 ｃ、
ｄ）、 ２００２ 年 （ａ、 ｂ） 和 ２００３ 年重新校注出版。
本研究所使用的是吴氏校注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

社的版本。 此外， 还有龙彼得于 １９９２ 年辑录出

版的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１９］ 和台湾

日据时期出版的 《语苑》 杂志③。
现代闽南方言考察的对象包括书面语料和口

语语料。 书面语料使用的是台湾闽南语故事集语

料库， 具体包括台湾云林县、 高雄县、 台南县、
南投县、 宜兰县、 苗栗县、 彰化县、 嘉义市以及

沙鹿镇、 大甲镇、 东势镇、 清水镇、 外埔乡、 新

社乡、 大安乡、 石岗乡闽南语故事集， 还有罗阿

峰、 陈阿勉故事专辑。 口语语料来自泉州方言的

一个点———惠安方言， 为笔者调查所得。 下文没

有出处的例子都是来自惠安方言。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在惠安方言里， “会

通” 和 “ 通” 各自都有 ３ 个不同的读音， 分

别是 ［ｅ３３ ｔｈａŋ３３］ ［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 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ｂｕｅ３３ ｔｈａŋ３３］ ［ｂｕ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ｂｕ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从 ［ ｅ３３ ／ ｂｕｅ３３ ｔｈａŋ３３］ 到 ［ ｅ３３ ／ ｂｕ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只是为了顺口而产生音变的结果， 并没有发生意

义上的变化。 一般而言， 无论 “会通” 和 “

０６

①
②

③

表题为笔者所加。
尽管万历本 《荔枝记》 《金花女》 《苏六娘》 被公认是用潮州方言写成的戏文， 但是作为闽南人的我们今天

读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障碍， 如果说有差别， 主要就是一些术语等方面的小差别。 因此， 我们认为直至万历年间， 泉州
话和潮州话还是极其相近的。 林伦伦 （２００１） 认为， 今天生活在粤东地区的操潮汕方言的居民， 绝大部分都是从唐至

明清不断迁移而由闽入潮的［１６］ 。 可以相信， 直到万历年间泉州方言所反映的语言事实。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刊印于 １７ 世纪初的明万历年间。 《语苑》 （１９０８—１９４１） 是台湾日据时期

（１８９５—１９４５） 由法院发行， 先后由 ６ 名资深法院通译担任主编的日语、 闽南语学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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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表何种情态义， 都可以读为 ［ ｅ３３ ／ ｂｕｅ３３
ｔｈａŋ３３］ 或 ［ ｅ３３ ／ ｂｕ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但是， ［ ｅ２４ ／
ｂｕ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往往有特定的含义。

　 　 二、 “会 （得） 通” 结构的语义
演变

　 　 “会 （得） 通” 在明清戏文里并未见到，
在几个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结构中出现

的时间最晚。 “会得通” 始见于 １８７３ 年出版的

Ｅｎgｌｉｓｈ ｄｉc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cｕｌａｒ ｏｒ ｓｐｏkｅｎ ｌａｎ⁃
gｕａgｅ ｏｆ Ａｍｏｙ［２０］。 到了日据时期， 其用例大量

涌现， 在 《语苑》 中出现了 １８６ 个用例。
“会得通” 最初的组合跟 “卜通” ［１］１１４ 一

样， 既是语用功能驱动， 又是同义结构相互竞

争的结果。 “会通” 是 “会得通” 的省略， 始

见于日据时期的 《语苑》。 尽管在 《语苑》 里，
其用例比 “会得通” 少得多， 但也有 ４１ 个用

例。 不论是 “会得通” 还是 “会通”， 其使用

数量都超过了 “ 得通” “ 通”， 但相差不

多。 “会得通” 出现以后， 其语义不断地发生

演化。 “会通” 出现以后， 一直与 “会得通”
相伴相随， 其语义演变路径几乎是与 “会得

通” 一致的。
（一） 主语指向情态 ＞中性情态 ＞知识情态

１． “会 （得） 通” 表主语指向情态。 “ōｅ －
ｔｉｔ － ｔｈａｎｇ 会得通” 在 Ｅｎgｌｉｓｈ ｄｉc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
ｎａcｕｌａｒ ｏｒ ｓｐｏkｅｎ ｌａｎgｕａgｅ ｏｆ Ａｍｏｙ （１８７３） 里有

如下义项： ａｂｌｅ ｔo —； ａｂｌｅ ｔo ｍａｋ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ｔo —。 明显有表能力义项， 属于主语指向情态。
它是表主语指向情态的情态动词 “会得” 和

“通” 的同义组合。
情态动词 “会得” 在明刊 《荔镜记》 已经

出现， 但只是个别用例， 在后来的明清闽南戏文

才逐渐发展壮大。 “会得” 的主语指向情态见于

明万历刊 《荔枝记》 和 《苏六娘》， 都只出现 １
个用例， 在其他明清戏文并未见到用例， 足见其

发展十分缓慢。 例如：
（１） 伯卿今旦受亏到只， 值时会得风光。

（伯卿如今受亏待到这里， 什么时候能风光。）
（万历刊 《荔枝记》 １２０. １５９ － １６１）

情态动词 “通” 在嘉靖刊 《荔镜记》 十分

常见， 其主语指向情态与 “会得” 同时见于明

万历刊 《荔枝记》 和 《苏六娘》。 与 “会得”
有所不同的是， “通” 的主语指向情态也见于清

代戏文， 但仅见个别用例。 值得一提的是，
“通” 和 “会得” 的主语指向情态甚至出现于同

一个例子。 例如：
（２） 倘有差池， 谁人通救你好？ （如果出了

什么差错， 谁能把你救好？） （万历刊 《荔枝记》
４３. ２４）

（３） 值时会得君病好， 我身通替亦甘心。
（如什么时候能让你的病好， 我就是能替代你的

病也心甘情愿。） （万历刊 《苏六娘》 ５. ２５）
例 ３ 同时出现 “会得” 和 “通”， 两者跟例

１、 例 ２ 中的 “会得” “通” 都是表示具备某一

种能力。 这表明， 身为主语指向情态动词， “会
得” 和 “通” 此时开始处于竞争之中。 不过，
由于 “会得” 此情态义的发展曾经停滞， “通”
此情态义的发展十分缓慢， 直到清代末期的

Ｅｎgｌｉｓｈ ｄｉc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cｕｌａｒ ｏｒ ｓｐｏkｅｎ ｌａｎ⁃
gｕａgｅ ｏｆ Ａｍｏｙ （１８７３） 才见到两者的同义组合。
遗憾的是没有具体的例子， 倒是在日据时期产生

的 《歌仔册》 和 《语苑》 出现这样的用例 （这
２ 个语料都分别把 “会得通” 记为 “兮得通”
“能得可”）。 同时， 《语苑》 一开始就出现表主

语指向情态的 “会通” （《语苑》 用的是训读字，
除了把 “会得通” 记为 “能得可” 外， 也把

“会通” 记为 “能可”）。 例如：
（４） 是咱主公真洪福， 荆州兮得通恢复。

（是咱们主公洪福齐天， 让荆州能恢复。） （ 《孔

明献空城记歌》 １. ４３ － ４４）
（５） 若无勇气， 就无彼快可改， 若有过失，

随时能得可改的人， 实在是大本事的人。 （如果

没有勇气， 就没有那么快改， 如果有过失， 随时

能改的人， 实在是本事大的人。） （ 《语苑》 第 ７
期 １０ － ３６ － ７）

（６） 今讲来讲去相争亦是无采工， 结局汝

能可纳抑是没可纳， 着讲起来。 （现在说来说去

争来争去也是没有用， 结果是你能不能纳， 必须

讲出来。） （ 《语苑》 第 ３ 期 １２ － ２６ － ７）
这 ３ 个例子里的 “兮得通” “能得可” “能

可” 都表示具备某种能力。
不仅如此， 进入日据时期以后， “会 （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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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又衍生出意愿义来。 “会得通” 此用法率先

在 《语苑》 中出现， 共有 ３ 个用例。 在 《语苑》
中， “会通” 还没有出现此用法， 但是今日的惠

安话可见此用法。 例如：
（７） 若能得可拨工， 与我做阵来去阮厝坐

好否？ （如果愿意抽空， 跟我一起去我家坐好

吗？） （ 《语苑》 第 ３ 期 ２ － ２ － １）
（８） 汝若会通甲我斗相共， 我甲汝买一项

物件。 （ 你 如 果 愿 意 帮 我 忙， 我 给 你 买 一 样

东西。）
后来， “会 （得） 通” 的主语指向情态用法

不断扩大使用范围， 闽台闽南方言至今一直延续

这一用法， 不过更多的是表能力。 需要指出的

是， 台湾闽南语故事集出现 “会得通” 用为主

语指向情态的例子， 而未见 “会通” 有用为主

语指问情态语的例子。 但是泉州惠安方言这样的

例子还是很常见的。 例如：
（９） ……会得通逃生的就会得通逃生； 袂

得通逃生的， 死去就死去啰。 （……能逃生的就

逃生了； 不能逃生的， 死去了就死去了。） （ 《清

水镇闽南语故事集： 一》 １５８. ８、 ９）
（１０） 我会通甲汝相共修拽兮电脑。 （我能

帮你修理这些电脑。）
２. “会 （得） 通” 表中性情态。 “会得通”

诞生于清末， 在日据时期已经由表能力的主语指

向情态演化出中性情态。 这与 “会得” 和 “通”
的催化作用有莫大的关系。 在明清戏文里， “会
得” 的主要用法是中性情态， “通” 也已经发展

出中性情态。 在 “会得” “通” 尤其是 “会得”
的带动下， “会 （得） 通” 迅速衍生出中性情态

这一用法， 而且在日据时期迅速发展为常见用

法。 拥有这一用法的 “会得通” “会通” 在 《语
苑》 里就分别出现 ５２ 个和 ２０ 个用例。 例如：

（１１） 不拘现时干干一夜对北到南都能得可

到…… （可是现在从北到南只要一个晚上就能

到） （ 《语苑》 第 ５ 期 ７ － ２６ － ２）
（１２） ……世界的交通较利便， 不论要去甚

么所在， 看是要搭轮船抑是火车， 免若久都能可

到…… （……世界的交通比较方便， 不论要去

什么地方， 看是要搭轮船还是火车， 不要多久都

能到达……） （ 《语苑》 第 ５ 期 ７ － ２５ － ２、 ３、
４）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会 （得） 通” 主要是

用来表中性情态的。 例如：
（１３） ……阮老母这桶的内面， 有共我囥金

合银……咱生活少许会得通过啦…… （……我

母亲在这桶里面为我放了金子和银子……咱们的

生活稍微能过了……） （ 《彰化县民间文学集：
四》 ４２. ２）

（１４） 即张床千大万大张， 会得通 ／ 会通睏

恁四兮人咧。 （这张床非常大， 能睡下你们四

个人。）
例 １１ 至例 １４ 中的 “能 （得） 可 ／会 （得）

通” 都相当于 “能够”， 都表示施行某行为具备

某一外部客观条件。
３. “会 （得） 通” 表知识情态。 由于 “会

（得） 通” 的中性情态义是迅速发展起来的， 使

用频率很高， 所以在 《语苑》 里 “会得通” 也

迅速发展出大量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用例，
多达 ５９ 个。 相对而言， “会通” 的用例少得多

了， 只出现 ５ 个。 例如：
（１５） 熟识人是不论甚么人都上少亦着一年

一次去探问， 彼是不止好的风俗， 做如此就是能

得可接相续大家的交谊的喇。 （熟人是无论什么

人都至少也得一年去探访一次， 那是不错的风

俗， 这样做就是能延续大家的交情的呀。） （ 《语

苑》 第 ７ 期 １ － ２ － １１）
（１６） 世间拢是如此， 唯有能守伊的品行的

人， 能可得着福气。 （世间都是这样的， 只有能

守住她的品行的人， 才能得到福气。） （ 《语苑》
第 ２４ 期 ８ － ５９ － １）

例 １５ 的 “能可得 （会得通）” 是说者借助

心理动词 “想” 来表达说者对延续大家的交情

所具备的客观条件的判断； 例 １６ 虽然没有借助

“想” 之类表估测的词语， 但是说者是依据常理

来对 “人得着福气” 所具备的客观条件做出判

断的。
到了现代， 惠安方言还时常出现这样的用

例， 而台湾闽南方言语料里已经比较少见了。 当

“会 （得） 通” 表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时，
除了可用于上述的句子， 还可以用于反问句。
例如：

（１７） 一个菜会得通生呰济？ （一个菜能生

出这么多？） （ 《大安乡闽南语故事集：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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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１４）
（二） 主语指向情态 ＞知识情态

在闽南方言里， “会 （得） 通” 除了由主语

指向情态发展出中性情态， 进而再向知识情态演

化外， 还可以由主语指向情态直接向知识情态发

展。 就历史语料来看， 《语苑》 已经出现 ３２ 个

用为表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的 “会得

通” 例子了。 例如：
（１８） 此张批既然没晓得读， 那能得可回答

伊？ （这封信既然不懂得读， 哪里能回复它？）
（ 《语苑》 第 １８ 期 ６ － ６３ － ９）

（１９） 若能得可圆满解答各个去和解是第一

好。 （如果能圆满解答， 让大家和解， 是最好

的。） （ 《语苑》 第 ２８ 期 ９ － ２３ － １）
“会通 （能可）” 出现表来自主语指向情态

的知识情态的用例晚于 “会得通”， 始见于 《语
苑》 第 １７ 期， 而且用例不多， 仅见 ３ 个。 例如：

（２０） 伊讲若如此， 就向望能可成佛……
（伊说如果这样， 就希望能成佛……） （ 《语苑》
第 １７ 期 ８ － ３７ － ６， ８ － ３７ － ７）

例 １８ 至例 ２０ 中的 “能得可 （会得通）” 所

具有的某种能力都是说者通过反问句或者陈述句

对它们的真实性给予的否定判断或者肯定判断。
而且反问句并不少见， 常常是通过反问得出否定

的判断。 陈述句则往往需要借助 “第一好 （最
好）” “向望” 之类评注性词语来表判断。

在 《语苑》 里， “会得通” 所表达的知识情

态不仅来自表能力的主语指向情态， 还来自表意

愿的主语指向情态， 但却没有发现 “会通” 有

后者的用法， 而该用法在台湾现代闽南语故事集

更是见所未见， 在惠安方言也是很难见到。
例如：

（２１） 你若能得可归家就真好。 （你如果愿

意回家就很好。） （ 《语苑》 第 ２９ 期 １２ － ６５ － ８）
（三） 中性情态 ／主语指向情态 ＞道义情态 ＞

知识情态

１. 中 性 情 态 ＞ 道 义 情 态。 可 以 说 “ 会

（得） 通” 情态义的发展是多向的。 其中性情态

又可以朝着另一个方向演化， 即向道义情态发

展。 不过， “会得通” 和 “会通” 的发展情况不

一致。 “会得通 （能得可）” 大概是到了 《语
苑》 第 １７ 期才开始出现道义情态， 而且此后陆

续出现该用法。 例如：
（２２） 此号做偏对一边去的人， 亦能得可讲

是不识时势的戆人。 （这种做到偏一边去的人，
也可以说是不识时务的傻人。） （ 《语苑》 第 １９
期 ４ － ４０ － １１， ４ － ４１ － １）

（２３） 此种的果子能得可寄俾伊没？ （这类

水果可以寄给他吗？） （《语苑》 第 ３０ 期 ６ － ４１ －
１）

例 ２２、 例 ２３ 中的 “能得可” 都表许可， 都

是涉及对动作、 状态或事件的影响表达一种指

令。 在例 ２２ 里， 说者对自己 “讲是不识时势的

戆人” 这一行为给出指令， 许可自己施行这一

行为。 在例 ２３ 里， 说者对 “此种的果子” 是否

“寄俾伊” 等待听者的指令。
“会得通” 在 《语苑》 里出现表许可的道义

情态后又向表应该的强道义情态发展， 不过用例

较少， 仅见 ３ 个。 例如：
（２４） 在铳后的咱国民亦能得可参加经济战

争。 （咱们在非战区的国民也应该参加经济战

争。） （ 《语苑》 第 １９ 期 ４ － １９ － ４、 ６）
“会得通” 无论是表许可， 还是表应该， 此

类道义情态到了现代惠安方言都未曾见到了。 在

台湾闽南语故事集里， “会得通” 表许可的只有

１ 个用例， 未见其表应该。
２. 主语指向情态 ＞道义情态。 “会通” 在日

据时期的最初阶段， 常见的用法是表主语指向情

态， 此时还没有出现中性情态。 后来， “会通”
由主语指向情态迅速向中性情态发展的同时， 也

迅速向道义情态发展， 但它首先是向强的表应该

的道义情态发展。 例如：
（２５） 彼个狡狯的听了， 更起贪心即想， 戆

的若知着树仔脚的银已经被我掘无去的时候， 得

确不敢更埋彼个一千银， 所以我昨日所掘彼个五

百银的时候， 能可更再埋藏彼个原位…… （那

个狡猾的听完， 又起贪心就想， 傻的如果知道树

下的银子已经被我挖走的时候， 肯定不敢再埋那

一千银子， 所以我昨天所挖那五百银子， 应该再

埋藏到原来那个位子……） （《语苑》 第 ５ 期 ８ －
４７ － ５、 ６、 ７）

例 ２５ 中的 “会通” 表应该， 其从表能力的

主语指向情态向表应该的强道义情态发展， 实属

比较罕见， 但也不是没有理据的。 有能力隐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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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发挥作用。 当能力被隐含起来， 凸显的是应

该义， “会通” 便实现由主语指向情态向道义情

态的发展。 “会通” 的强道义情态义产生后， 发

展非常缓慢， 在整个 《语苑》 只见 ２ 个用例，
到了 《语苑》 第 ２７ 期又发展出表许可的相对较

弱的道义情态， 该情态义发展得更为缓慢， 直到

台湾闽南语故事集也仅见个别用例。 例如：
（２６） 啊若生份人若来你就毋通开门， 啊彼

号着妈妈转你才会通开门。 （如果陌生人来你就

不能开门， 必须是妈妈回来你才能开门。） （ 《台

南县闽南语故事集： 三》 ９２. ０５ － ０８）
倒是在惠安方言， 例 ２６ 并不少见。 不过，

例 ２５ 在现代惠安方言已经见不到了。
３. 道义情态 ＞ 知识情态。 日据时期末期，

“会得通 （能得可）” 从表许可的道义情态发展

出知识情态， 不过只出现个别用例。 而在整个

《语苑》 语料甚至台湾现代闽南语故事集都未见

“会通” 有这方面的用例。 例如：
（２７） 在此个时候能得可结成此欵的团体，

此实在……大恭喜的事情吗。 （在这个时候可以

结成这样的团体， 实在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

情嘛。） （ 《语苑》 第 ３３ 期 ４ － ２８ － ５、 ６）
例 ２７ 中的 “能得可” 所表达的知识情态

是由道义情态发展而来的。 说者首先推断 “在
此个时候结成此欵的团体” 是 “台湾当局” 许

可的结果， 然后依据事理对 “台湾当局” 许可

的这一行为进行评判， 显然是对 “台湾当局”
的指令 性 行 为、 指 令 性 意 图 的 真 实 性 做 出

判断。
到了现代惠安方言， 未见例 ２７ 的用法， 即

未见 “会得通” 表来自道义情态的知识情态，
倒是出现了有此类用法的 “会通”。 日据时期的

“会得通” 还是要借助表评论性的词语才能表知

识情态， 但是惠安方言的 “会通” 可以出现于

带 “ 哪 ［ ｔo２４ ］” 之 类 反 问 标 记 的 反 问 句。
例如：

（２８） 恁小妹哪会通跟去奂齐日啊？ （你妹

妹怎么可能被许可跟去那么多天哪？）
值得一提的是，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会得

通” “会通” 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

劣势。

　 　 三、 “ （得） 通” 结构的语义
演变

　 　 “ 得通” 始见于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

本三种》， 且在整个明代戏文里仅在该戏文出现

２ 例； 到了清代用例也不多， 总共只有 ５ 例； 进

入日据时期， 用例数量剧增， 达 １４３ 例。 “ 得

通” 最初的组合跟 “会得通” “卜通” 一样， 既

是语用功能驱动， 又是与 “ 得” 等同义结构

相互竞争的结果。
“ 通” 是 “ 得通” 的省略， 跟 “会通”

一样始见于日据时期 《语苑》。 在 《语苑》 里，
“ 得通” 和 “ 通” 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别跟

“会得通” 和 “会通” 之间的差别如出一辙， 都

是 “ 通” 的用例比 “ 得通” 少得多， 但仍

有相当的数量， 共有 ３１ 个用例。 “ 通” 出现

以后， 也一直与 “ 得通” 相伴相随。 可以说，
“ 通” 的语义演变路径也几乎是与 “ 得通”
一致的。

（一） 中性情态 ＞主语指向情态 ＞道义情态

１. “ （得） 通” 表中性情态。 上述可知，
“ 得通” 是由 “ 得” 和 “通” 组合起来的。
在嘉靖刊 《荔镜记》 里， 情态结构 “ 得” （明
清戏文都把 “ ” 记为 “袂”） 有 ７ 个， 其中就

有 ４ 个表中性情态， ２ 个表道义情态， １ 个兼具中

性情态和道义情态两者意义， 可见 “ 得” 主要

表中性情态义。 例如：
（２９） 我脚痛， 句袂得向行紧。 （可是我腿

脚疼痛， 无法走得那么快。） （嘉靖刊 《荔镜记》
３５. ０４４）

（３０） 无媒人袂得见伊面， 共伊结托海誓山

盟。 （没有媒人， 不能跟她见面， 跟她一起海誓

山盟。） （嘉靖刊 《荔镜记》 １７. １３５ － １３６）
在例 ２９ 里， “袂得” 表示说者因为 “脚

痛”， 不具备 “向行紧” 的条件； 在封建社会

里， 男女授受不亲， 男女婚姻必须遵照父母之

命、 媒妁之言， 在例 ３０ 里， “袂得” 表示说者

因为没有媒人而不具备 “见伊面， 共伊结托海

誓山盟” 的条件。
“通” 单用时所表示的中性情态义主要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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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Ｐ） ＋通 ＋ ＶＰ” “ （ ＮＰ１） ＋有 ＮＰ２ ＋通 ＋
ＶＰ” “ （ ＮＰ１） ＋ 无 ＮＰ ２ ＋通 ＋ ＶＰ” ３ 种结构。
第一种结构中的 “通” 直到顺治刊 《荔枝记》
才演化为中性情态［２１］８０， 第二种结构中 “通”
的中性情态萌芽于万历刊 《荔枝记》 ［２２］８９， 而第

三种结构中 “通” 的中性情态早在明嘉靖刊

《荔镜记》 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２２］８４。
“ 得” 和 “通” 的中性情态在 《明刊闽

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之前的明代嘉靖刊戏文

的发展， 为 “ 得通” 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始见于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的

“ 得通”， 其中的 “ 得” 和 “通” 选择的都

是中性情态义。 中性情态动词 “ 得” 与

“通” 进行组合， 旨在从肯定的方面进一步强调

施行动作行为所具备的外在客观条件， 并没有改

变 “ 得” 的意义。 例如：
（３１） 去共恁官人说， 员外有人客到， 袂得通

来。 （去跟你家官人说， 员外有客人来， 不能去。）
（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之山伯会英台）

在例 ３１ 里， 说者就是员外本人， 他向对方

传递这样的信息： 有客人在家， 得招待客人， 不

能抛下客人而离开， 因此不具备 “来” 的条件。
清代戏文 ５ 个 “ 得通” 用例有 ３ 个是在

不同的版本中重复出现的， 这样实际上就只有 ３
个不同的用例， 它们也全都表中性情态。 例如：

（３２） 阮哑娘便卜来， 碍亚妈身上欠安， 袂

得通来。 （我哑娘就要来， 碍于她妈妈身体欠佳，
就不能来了。） （顺治刊 《荔枝记》 １７. ０５９ －０６）

到了 《语苑》， “ 得通” 的中性情态义得

到充分的发展， 多达 ７９ 个用例。 “ 通” （ 《语
苑》 都把 “ 得通” 和 “ 通” 分别记为 “没
得可” 和 “没可”） 一开始出现时都清一色地表

中性情态， 并且这样的用例在整个 《语苑》 里

也有 １７ 个。 例如：
（３３） 不拘汝是已经返去了， 巡查补又遇着

无着日、 无在得， 如此生没得可通知伊 ……
（可是你已经回去了， 巡查补又遇到不对的日

子、 （他） 不在， 这样就没能通知他……） （《语

苑》 第 ３ 期附录 １ － ２０ － １０）
（３４） 抑这有， 因为有真多人来阮兜讨钱所

以自昨昏暗到今没可返去呢。 （还因为有很多人

来我家讨债， 所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能回去

哪。） （ 《语苑》 第 ３ 期附录 １ － ２０ － １０）
例 ３２ 至例 ３４ 里的 “袂得通” “没得可”

“没可” 都分别表示因为 “碍亚妈身上欠安”
“不拘汝是已经返去了， 巡查补又遇着无着日、
无在得” “有真多人来阮兜讨钱” 而不具备

“来” “通知伊” “返去” 的条件。
在现代泉州方言尤其是惠安方言， “

（得） 通” 表中性情态的用例更是比比皆是。 但

是台湾和大陆部分闽南语区， “ （得） 通”
已渐渐被其他同义结构替代了。

２. “ （得） 通” 表主语指向情态。 进入

日据时期， 闽南方言 “ 得通” 就发展出主语

指向情态义。 而 “ 通” 也很快就发展出主语

指向情态义。 例如：
（３５） 伊是口舌真利， 不拘我是嘴钝没得可

讲到彼呢一流水。 （他是巧舌如簧， 可是我是口

舌笨拙， 没能讲到那么完美。） （ 《语苑》 第 ３ 期

附录 ５ － １６６ － ７）
（３６） 伊昨昏暗对九点外忽然间腹肚痛， 到

早起四点钟就续走腹， 身躯痠痠续没可起来， 我

想彼敢是食伤多的了。 （他昨晚九点多钟突然间

肚子疼， 到凌晨四点就拉肚子， 身体酸软乏力，
就没能起床， 我想那恐怕是吃多了。） （ 《语苑》
第 ５ 期 １０ － ２５ － ８、 ９、 １０）

“ 得通” “ 通” 的主语指向情态最早都

出现于 《语苑》 发行初期， 分别见于 《语苑》
第 ３ 期和 《语苑》 第 ５ 期。 在整个日据时期刊

行的 《语苑》 里， 不论是 “ 得通” 还是 “
通”， 表主语指向情态的用例都仅次于表中性情

态的， 分别达 ４５ 个和 ８ 个， 可以说， 也是发展

得相对比较快的。 就是到了现代闽台闽南语区

里， 它们也仍然不同程度地被使用着， 只是使用

频率有越来越少之势。
表中性情态也好， 表主语指向情态也罢， 上

述例子中的 “得” 出现不出现有细微的差别。
“会 ／ 得通” 较之 “会 ／ 通” 有更确定的

意味。
在现代惠安方言里， “会通” 和 “ 通” 不

论表主语指向情态还是表中性情态， 都分别既可

以读为 ［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ｂｕ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也可以读为

［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ｂｕｅ３３ ｌａŋ３３］。 如果说这 ２ 种读音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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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的话， 那就体现在表主语指向情态上。 前

一种读音， 倾向于表一种客观能力， 如身体能力，
而后一种读音则倾向于表一种主观能力， 如创造

力。 需要指出的是， ［ｅ２４ ／ ｂｕｅ２４ ｌａŋ４４］ 只用于

表主语指向情态和中性情态。
３. “ （得） 通” 表道义情态。 在日据时

期， “ （得） 通” 在主语指向情态出现不久，
又快速地发展出道义情态， 表示不允许。 但是

“ 得通” 表道义情态的例子并不多见， 而

“ 通” 更是仅见个别例子。 例如：
（３７） 是咧， 军队也是警察， 没得可照所想

的做， 在战场里敢不止艰苦。 （是的， 军队也是

警察， 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在战场上可能不

仅仅是辛苦。） （ 《语苑》 第 ７ 期 ８ － １８ － ３）
（３８） 能使得讲是半生熟的， 尚没得可讲熟

老老。 （可以说是半生半熟的， 但是不可以说是

熟透了。） （ 《语苑》 第 ２５ 期 １２ － ５２ － ０５）
（３９） 汝且复想看觑 ［伊心］ 是甚么等的人，

汝与 ［伊心］ 争赢来讲啊没可丰神…… （请你想

想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你和他们斗赢的话， 也

不能得意……） （ 《语苑》 第 ９ 期 １ －２１ －１１）
从日据时期闽南方言到现代闽南方言， “

（得） 通” 的道义情态不但没有得到发展， 而且

正逐渐走向消亡。 在现代闽南方言里， “ 得

通” 已经很少用来表道义情态了， 尤其是闽南

地区的人几乎已经没有这方面的语感了。 而

“ 通” 表道义情态的例子在现代台湾闽南方言

语料库里还偶尔出现， 在中国大陆部分闽南语区

也仍在使用， 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例如：
（４０） 啊这百万舍， 伊一百万的财产， 加伊

赫济， 伊亦 ［ ］ 通讲， 逮伊会着安呢。 （这百

万舍， 他有一百万的财产， 比他多那么多， 但也

不能讲， 能跟得上他。） （ 《彰化县民间文学集：
九》 １９２. １３、 １４）

（４１） 即项代志伊不爱度人知， 恁喙 通垡

垡吼去甲人说噢。 （这件事他不想让人知道， 你

们不能口若悬河去跟别人说呀。）
“ （得） 通” 的道义情态之所以使用频

率低， 是因为其在同义竞争中处于劣势。
（二） 中性情态 ＞ 知识情态 （来自中性情

态） ＞知识情态 （来自主语指向情态）
在 《语苑》 里， “ （得） 通” 的中性情

态除了相继向主语指向情态、 道义情态发展外，
还有直接向知识情态发展， 具体路径为： 先是向

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 而后向来自主语

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 这是较为罕见的一种

情态义演变路径。
由于 “ （得） 通” 的中性情态义在几个

情态义中使用频率最高， 发展得最为充分， 因此

“ （得） 通” 的知识情态义首先是由中性情

态发展而来的， 同时来自于中性情态义的知识情

态义， 也是 “ 得通” 先于 “ 通” 发展起来

的。 例如：
（４２） 不拘无遇着彼号利便的机会可学遂没

得可研究却有亦拘敢。 （可是没有遇到那便利的

机会学习， 不能研究也是有可能的。） （ 《语苑》
第 １３ 期 ９ － ３１ － ６）

（４３） 试想古早时代纸真贵， 贫穷人没可随

便得着…… （试想古代纸张很贵， 贫穷人家不能

随便得到……） （ 《语苑》 第 １６ 期 ６ － ３０ － ９）
相比之下， 在 《语苑》 里， “ 得通” 这

方面的用例比较多， “ 通” 这方面的用例比较

少， 分别为 ９ 个和 ３ 个。 两者来源于中性情态的

知识情态， 都得到继续发展， 都出现向来源于主

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发展的过渡阶段———来源

于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和来源于主语指向情态的

知识情态两可的并存阶段。 例如：
（４４） 汝请的证人来问亦是能使得， 不拘我看

汝所讲的彼欵的歹查某， 参伊住做伙， 亦是永远没

得可和好， 宁可看破与伊离婚较好么。 （你请证人

来问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看你讲的那样的坏女人，
和她住一起， 也是永远没法 ／ 没能和好， 不如索性

跟她离婚比较好。） （ 《语苑》 第 １４ 期 ９ －２３ －２）
（４５） 是如此嗬。 如此事情真茹， 恐见没可

可一下就能条直。 （是这样啊。 这样事情很乱，
恐怕没法 ／ 没能一下子就理清楚。） （ 《语苑》 第

２２ 期 ７ － ４２ － １）
例 ４４、 例 ４５ 中的 “没得可” “没可” 都可

以有 ２ 种解读， 既可以分别解读为没有条件

“和好”， 没有条件 “一下就能条直”， 也可以分

别解读为没有能力 “和好”， 没有能力 “一下就

能条直”。
在整个 《语苑》， “ 通” 出现例 ４５ 之类两

可的例子仅有 １ 例， 并未演化出来自主语指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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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知识情态； “ 得通” 出现例 ４４ 之类两可

的例子有 ２ 例， 进而演化出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

知识情态， 不过也只出现 ３ 个用例。 例如：
（４６） 若是照本成的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的

国家体制， 较按怎都没得可达成此个目的。 （如

果是按照原来的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的国家体

制， 再怎么样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 《语苑》
第 ３３ 期 １２ － ２９ － ４）

到了现代惠安方言， 不仅例 ４２、 例 ４３、 例

４６ 之类句子还时常见到， 而且 “ 通” 也发展

出来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 例如：
（４７） 伊种兮脚数， 汝各度伊学十年亦 得

通 ／ 通学会。 （他这种货色， 你就是让他再学

十年也是没能学会的。）
不论是表来自中性情态的知识情态还是表来

自主语指向情态的知识情态， 或者是处于两者的

过渡阶段， “ （得） 通” 出现不出现 “得”
并没有什么差别。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不仅

“会得通” “会通” 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

于劣势， 而且 “ 得通” “ 通” 在与其他同

义结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四、 结　 语

本研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现实方言的考察，
全面揭示闽南方言来自于 “ （ＮＰ） ＋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 ＶＰ” 构式的 “会 （得） 通” 和

“ （得） 通” 结构的语义演变历程及其所具

有的理论价值。 明清以来上述构式里的 “会

（得） 通” “ （得） 通” 在各个时期的语义分

布可概括为表 ２。
通过研究， 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１. “ （得） 通” “会 （得） 通” 首先出

现的是三音节 “ 得通” 和 “会得通”。 “ 得

通” 先于 “会得通” 产生。 “ 得通” 始见于

《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 其发展十分缓

慢， 在明清戏文只见到 ７ 个用例。 “会 （得）
通” 在几个 “ｎｅｇ ／ ａｆｆｍ ＋ （得） ＋ 通” 结构中

出现的时间最晚， 其三音节始见于 １８７３ 年出版

的 Ｅｎgｌｉｓｈ ｄｉc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ｎａcｕｌａｒ ｏｒ ｓｐｏkｅｎ ｌａｎ⁃
gｕａgｅ ｏｆ Ａｍｏｙ， 不过发展得很快。 “ 得通” 和

“会得通” 都是在日据时期得到大发展， 用例大

量涌现， 且 “会得通” 用例的数量超过了 “
得通”， 分别达 １８６ 例和 １４３ 例。

２. “ 得通” 和 “会得通” 分别是由情态动

词 “ 得” “会得” 和情态动词 “通” 组合而成

的。 无论是 “ 得” 和 “通” 的组合， 还是

“会得” 和 “通” 的组合， 都是出于语用的需要。
３. “ 通” 和 “会通” 分别是 “ 得通”

和 “会得通” 的省略。 两者都始见于日据时期

《语苑》。 在 《语苑》 里， “ 得通” 和 “
通” 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别跟 “会得通” 和 “会
通” 之间的差别如出一辙， 都是 ２ 个音节的用

例比 ３ 个音节的用例少得多， 且 “会通” 用例

的数量多于 “ 通”， 分别达 ４１ 例和 ３１ 例。
４. “ 得” “会得” 和 “通” 组合为 “ 得

通” “会得通” 后， 便都各自凝固成一个整体，
与其他同义结构处于竞争中， 并沿着自己的发展

方向演化。 作为 “ 得通” 和 “会得通” 省略式

的 “ 通” 和 “会通”， 彼此的结合更为紧密。
“ 通” 和 “会通” 出现后， 都分别与 “ 得

通” “会得通” 相伴相随。 它们的语义演变几乎

和它们的原式 “ 得通” “会得通” 是一致的，
同时也跟它们的原式以及其他同义结构处于竞争

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 “ 得通” “会得通” 及其

省略式 “ 通” 和 “会通” 的语义演变深受同义

结构和情态动词 “通” 的影响， 在它们的催化

下， 有的情态义发展势头迅猛。
５. “ （得） 通” “会 （得） 通” 的语义

演变都是多方向进行的。 尽管 “ （得） 通”
“会 （得） 通” 是一对反义组合， 但是两者的语

义发展路径存在较大的差异。 “会 （得） 通” 的

语义朝着 ３ 个不同的方向演变： （１） 主语指向

情态 ＞中性情态 ＞ 知识情态。 （２） 主语指向情

态 ＞知识情态。 （３） 中性情态 ／主语指向情态 ＞
道义情态 ＞知识情态 （见图 １）。

图 １　 “会 （得） 通” 的语义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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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得） 通” 的语义朝着 ２ 个不同的方

向演变： （１） 中性情态 ＞ 主语指向情态 ＞ 道义

情态。 （２） 中性指向情态 ＞ 知识情态 （来自中

性情态） ＞知识情态 （来自主语指向情态） （见
图 ２）。

图 ２　 “ （得） 通” 的语义演变

关 于 情 态 义 的 演 变， Ｐａｌｍｅｒ［７］、 Ｂｙｂｅｅ
等［８］、 Ｈｅｉｎｅ 和 Ｋｕｔｅｖａ［２３］ 等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主语指向情态义 ＞中性情态义 ＞道义情态义 ＞知

识情态义。 当然， 有时会跳过中间的演变环节，
比如， 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道义情态义演变，
或者是主语指向情态义直接向知识情态义演变。
在演变过程中， 还会出现 ２ 种情态义并存的现

象。 总体的发展倾向是： 非知识情态义 ＞知识情

态义［１］１２０。 关于能性情态内部之间的衍生关系，
语言学界 （如 Ｂｙｂｅｅ 等［８］２４０； Ｖａｎ ｄｅｒ Ａｕｗｅｒａ，
Ｐｌｕｎｇｉａｎ［２４］； 范晓蕾［２５］ 等） 得出的结论相当一

致： 主语指向情态 ＞中性情态 ＞知识情态； 中性

情态 ＞ 道义情态。 同时， Ｓｗｅｅｔｓｔｅｒ［２６］、 Ｐａｌｍ⁃
ｅｒ［２７］９８ － ９９等人认为， 道义情态 （许可） 和知识情

态 （可能） 之间有衍生关系。 “会 （得） 通”
的语义演变符合人类语言情态义的演变共性。
“ （得） 通” 的部分语义演变也是符合 “非
知识情态义 ＞ 知识情态义” 这一人类语言演变

共性， 但是其 “中性情态 ＞ 主语指向情态” 演

变路径不符合人类语言一般的演变路径， 反倒是

与闽南方言的 “不通” ［１］１２０ “无通” ［２］５０有相当一

致的类型特征； 其 “中性指向情态 ＞ 知识情态

（来自中性情态） ＞知识情态 （来自主语指向情

态）” 也是较为罕见的一种情态义演变路径。
６． “会得通” 和 “会通”、 “ 得通” 和

“ 通” 的语义演变大同中有小异。 这是它们内

部发展不平衡和内部相互竞争的结果。 三音节的

各种情态义都先于两音节的发展， 一般都较之两

音节发展得充分， 但也有例外。 比如 “会通”
的道义情态义到了现代还有不少用例， 而 “会

得通” 到了现代已很难见到此类用例了。 此外，
“会通” 缺少了发展为来源于表意愿的知识情态

的环节， 其道义情态是源自主语指向情态， 与

“会得通” 的道义情态源自中性情态的不同， 且

两者向道义情态发展的情况不同， 前者由强趋

弱， 后者由弱趋强。 又如在现代闽南方言里，
“ 得通” 已经很少用来表道义情态了， 而

“ 通” 仍在使用， 但是使用频率不高。
７． 到了现代闽南方言， “ （得） 通” “会

（得） 通” 在与其他同义结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且呈现出不同程度被其他同义结构取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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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oｕｔｈｅｒ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oｄｅｒｎ Ｍｉｎｎ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ｕｅ （ ｔｉｔ） ｔｈａｎｇ （得） 通” ａｎｄ “ （ｕ） ｅ （ ｔｉｔ） ｔｈａｎｇ 会 （得）
通” ａｒｅ ａｔ ａ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oｍｐｅｔｉｔｉoｎ ｗｉｔｈ oｔｈｅｒ ｓｙｎoｎｙｍo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ｔｅｎｄ ｔo 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oｔｈｅｒ ｓｙｎoｎｙｍo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o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oｄ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oｄａｌｉｔ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ｖoｌｕｔｉoｎ； ｓo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责任编辑　 陈蒙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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